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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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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村民介绍，看着眼前这位身材矮

小、头发花白、皮肤黝黑、脚穿老式解放鞋的男

人，我绝对无法把他与官员、博士联系起来。

53 岁的彭文季，是我见过的扶贫队员中年

龄最大的。这个岁数，大多数人会留在单位平

稳度日，顶多偶尔下基层做做调研。可他偏偏

选择上“火线”，还去了最艰苦的地方。当然，

对出生于湘西农家的彭文季来说，从池州市水

利局副局长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这一人生

角色的转换，不是跨过什么难以逾越的鸿沟。

下乡之前，彭文季虽已做好吃苦的思想准

备，初来乍到，还是遇到了小麻烦。

2017 年春天，受领挂职扶贫任务的次日，

老彭便驱车来到石台县丁香镇林茶村，任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这里是山区，常有野兽出没，

家家户户都养狗，一见陌生人，狗子们就龇牙

咧嘴地想要扑上来。一连数天，老彭走村入户

摸排贫困户时，身后都跟着几只狂吠的恶狗，

他不得不捡一块石头握在手里，为自己壮胆。

结果，走门串户逛了一个月，那些狗子见

了老彭，摇头摆尾，亲热得不行。

老彭负责的林茶村，是池州市水利局的帮

扶点。七个自然村分散在一条山谷的两边和

高山上。最高的村庄海拔八百多米，连接山上

山下的，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晴天空手走一趟，

人都会累得气喘吁吁，雨雪天走路，摔跟头是

常有的事儿。

山连山、山叠山、山靠山，这里的山太过

拥挤。家家户户除了房前屋后侍弄点蔬菜，

村 里 几 乎 看 不 见 耕 地 ，更 别 提 集 体 经 济 了 。

村“两委”班子想为群众办点事，要钱没钱、要

地没地，无计可施。全村两百多户村民唯一

的生活来源，是山上的茶叶与木材。这仅有

的两样，也一天天走下坡路。老彭到来时，村

民生活几乎陷入谷底。

2

林茶村的茶叶属小流域高山有机茶，有当

地独特土壤和气候的浸润，不施化肥农药，味

甘、汤色纯净，但凡喝过都说好。然而由于不

通路，交通和信息闭塞，颇费周折地推销出去，

也常常错过了市场“峰值期”，卖不上价。大伙

儿曾尝试在山上种树，花钱买回小树苗，挖坑、

浇水栽下去，除草、防火、灭虫，费时费力姑且

不说，要等上二十年才能砍伐，远水解不了近

渴。致富无门的林茶村，成为石台县五个深度

贫困村之一。

长年身处封闭环境，林茶村人的生活追求

还停留于最基本的“吃饱穿暖”，对驻村扶贫工

作队的到来，并不心怀期待——你来我不迎，

你走我不送。

怎么打开被动局面？老彭挨家挨户走访，

“先混个面熟”。山里人重情面，认识了就是朋

友，什么话都给他“倒”。当得知这里的农户年

均收入才一千多块时，他心中一凛。震惊之

后，是压力，还有沉思。如此微薄的家底，需要

解决的问题太多，该从何处下手？

一边走访调查，一边分析梳理政策，把林

茶村脱贫放在国家战略的框架内加以定位，明

确一个原则：凡是政策鼓励和允许的，凡是有

利于尽快脱贫的，都要积极争取。

林茶村山高谷深，村庄分散，水、电、路、渠

是制约发展的大瓶颈。这里拥有的，似乎只有

山林与茶叶。身为水利、水电专家，老彭深知

搞基础设施需要投入大把真金白银，自己除

了一腔热血，唯有空空两手，他夜夜为此辗转

反侧。

老彭列出林茶村必须做和争取做的事，根

据轻重缓急逐项实地考察，再分别计算工程规

模和资金。这一算，项目竟有二十多个。

拿着项目报告单，马不停蹄地东跑西颠。

他常常在连续几天奔波后，深夜回到山沟里的

住处，累得头昏脑涨。但当一个又一个项目获

得“通行证”，他的心里比吃蜜还甜。

随着一个个工程相继上马，老彭忙得不可

开交。“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不能有任何差

池。”勘察、论证、设计、招标、施工，他亲力亲为

参与每一个环节。

两千多米的进村道路拓宽了，公交车直接

开进山沟，结束了林茶村人出行难的历史；河

道上架起了四座人行桥，还扩建了三座，望河

兴叹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防洪墙将汹涌的山洪

牢牢锁在河道内，昔日兴风作浪的“河妖”被镇

住了。山里亮起了一盏盏路灯，清洁的自来水

哗哗流进每户人家的灶房，最让人惊奇的是，

大山深处居然还出现了停车场——这是在为

下一步开发旅游资源提前布“局”。

基础建设打通了林茶村的血脉，铆足了脱

贫的底气。村民们从这位小个子扶贫队长身

上，看到了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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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彭瘦了一圈，百里之外城里的那个家，

很长时间未回去了。

工作初见曙光后，他带着扶贫工作队将眼

光瞄准了小流域的清洁治理。

林茶村地理环境自成一体，具有江南典型

的小流域特征，山中河流的下游便是国家级保

护湿地——素有“鸟类天堂”之称的升金湖。

把这片流域的水体治理好、生态维护好，造福

的是包括林茶村在内的广大区域。

搞了大半辈子水利的老彭，项目方案做得

有根有据，每一个数据都经得起检验——这是

他钻山林、跨沟壑跑遍二十平方公里的成果。

省水利厅和池州市水利局派专家来林茶村实

地考察评估，得出的结论与老彭的项目报告完

全吻合。于是，460 万元项目资金很快到位，全

省首个清洁小流域治理案例诞生了。

林茶村是一片红色土地，上世纪三十年代

红军曾在这里浴血战斗，村民纷纷参军，有七

名红军官兵血洒黄土、埋骨青山。老彭打听到

烈士墓的具体地点，一座座查看。红军烈士墓

年久失修，残破不堪，他立刻写报告向有关部

门反映。池州有关部门拨出专款，修建了红军

烈士纪念塔。

老彭的住处兼办公室，就在距纪念塔两百

米的山下，平时忙完工作，他有时一个人来到

塔前，默默抚摸碑文——这也是一位老共产党

员对自己无声的激励和鞭策。“告慰先烈英灵

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不再受

穷，都能过上好日子。”老彭后来动情地说。

昔日贫困的林茶村，短短三年间发生了显

著变化，一些过去单纯依赖外力脱贫的村民，

逐渐提升觉悟，有了自主脱贫意识。老彭却不

敢掉以轻心，他深知，致贫是动态现象，一场天

灾、疾病，就可能使人再陷入困境。要想巩固

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必须大力发展村集体经

济，筑牢社会保障这道“堤”。

林茶村在全县率先成立第一家村级“爱心

基金会”，未雨绸缪，以备不时之需。2019 年，

老彭将“化缘”得来的 17 万元交给基金会管

理，并制定严格管理章程。考上大学、参军和

遭遇意外急需帮助的人群，都是爱心基金的发

放对象，村民看病报销后的医药费自费部分，

也会给予 10%的补助。基金会运行两年来，照

章办事，严控严管，发挥了显著成效，被村民称

赞为“速效救心丸”。

老彭有很多想法，想在自己离开林茶村前，

挖掘当地优质资源，开发旅游产业，“林茶村脱贫

了，要朝乡村振兴的方向继续迈进……”

离开林茶村后，他心里总牵挂着自己曾经战

斗过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回去看一看，了

解扶贫项目的运营情况，并邀请村“两委”班子成

员来家中商量旅游规划如何落地，帮助他们牵线

搭桥，寻找景区开发合作伙伴。一次扶贫，林茶

村成了老彭精神上的第二故乡。

山沟里的博士队长

■ 许俊文

江右之城池州，城不大，却含蓄、精致。

池州人的口味，是水滋养出来的，靠的是久远时光的

文火慢炖，是滋根润叶式的点滴浸润。池州就是一株长在

水边的植物，汁液饱满，隐约可闻水在叶脉流动时所发出

的细微声响。

多水的池州，绕廓的长江姑且不论，仅近城的湖泊就

有许多个，平天湖、天生湖、南湖、马料湖、丰收圩湖等。这

些湖泊全天然，一年四季守着平静。那些注入湖泊的河流

和小溪，从一座座青山、一道道幽谷中走出，带着花草的清

芬、石头的干净、苔藓的鲜活和云雨的清新。

水多鱼就多。桃花汛期我在平天湖畔漫步，岸边的嫩

草没入水中，一群鱼正游着，突然蹿上去咬断一根草茎，游

向深水处，拨弄得水花飞溅；也有个别贪吃的，跳起来去够

悬空的草叶，用力过猛而落在岸上，一个打挺又窜入湖中。

池州人的餐桌上，鱼是家常菜，人们最先想到的是花

鳜。每至农历二三月间，北方大地尚在沉睡，喝足春水的

江南桃树，虚眯着藏纳风情的媚眼，只消一个夜晚，灿烂的

桃花便悄然绽放。一时间云天花地，流水浮英，连鳜鱼也抵

挡不住诱惑，成群结队地逆水而上，不时斜刺地跃出水面，

溅起朵朵水花。微风细雨中，片片渔舟晃晃悠悠，撒出一张

又一张网，网开网落，笃定自若。守候在此的白鹭们，则见

机而动，纷纷从水畔的悬崖或树冠上箭矢般俯冲下去。

桃花、春汛、渔舟、鹭鸟、跳跃的鱼群，共同构成了张志

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

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苏轼极爱此词，心心念念也

写了词作《浣溪沙·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散花洲外片

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蔽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

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黄庭坚对苏词推崇备至，闻而继

作，索性把浙江吴县境内的西苕溪换成了池州的新妇矶和

女儿浦：“新妇矶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

沉钩。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

头。”一词联袂三作，时人传为美谈。

地处江南的池州小城，其娟秀妩媚，三分来自绿树，七

分源于碧水。半城红杏半城桂，是对树的概括。穿城而过

的清溪河、秋浦河、白洋河，源源不断地把高山之水输送到

小城的每一个角落。

众水交流散入千家万户的池州拥有大片湿地，那是水

生植物的天堂。在这里，水稻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给水

鸟和野生植物留下空间，莲藕、红菱、茭白、蒲荠、野芹到处

可见，随手可采。池州人爱惜自然，什么季节采、采多少、

留多少，都心中有数。

池州人家的菜谱，也多半与水生植物有关，藕心菜、红

菱梗、茭白肉丝、鸡头梗、菱角米、茨菇汤……这些源自河

流、湖泊、湿地的菜肴，烹饪时，简单的清炒或清炖，便可保

全食材的清嫩。藕的白、菱的红、芡的微黄、野芹的绿，五

彩缤纷的大自然仿佛都搬上了餐桌。

在池州，过了清明，小城里的人们便纷纷走向郊外，开

始一年一度的采春，又称咬春。春可以咬，其味可知。此

时，风儿是柔的，郊野是绿的，阳光不愠不火，河滩上、水湄

边，到处可见采春人的身影。

平天湖湿地是我的采春必选之地，那嫩得能掐出水来

的芋蒿、马兰、野芹，混杂在滩涂油绿的苇草间，自成一个

个小群落，面积若草帽、斗笠大小。我一次只采少许，够装

一盘就行。池州人是幸运的，他们有着采不尽的野菜，一

时吃不完，就用滚水焯了，存在冰箱里，便可以从年头吃到

年尾，直到另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来。

持一杯地道的杏花土酒，细细品尝自己亲手采摘、烹饪的

美食，那满足幸福的感觉，是我生命里回味无穷的记忆……

箸头上的风景
■ 李凤仙

记忆里，布谷很少有群集活动，基本都在乡野山

地平原的树上安家落户。总觉得那灰色的、在电线杆

上划过一道弧线便无影无踪的布谷尤为神秘，明明声

音就在耳畔或头顶，等你循声去寻那玲珑的身影，鸣

唱却又在远方传来。

布谷鸟的曲调情感丰富，无论是清脆悠扬的“早

种包谷、早种包谷”，还是惆怅忧伤的“不如归去、不如

归去”，抑或丰收在望时的“快黄快割”，都被认为是在

苦口婆心地催促农事。因此，在我的心目中，布谷是

属于乡村的。

城市公园的绿荫里，只有关在笼里的鸟压抑着发

出几声向往自由的啼鸣，会唱“希望之歌”的布谷在城

市里是无栖身之地的。布谷独爱丛林蕴秀与天阔地

远，当然是对喧嚣繁杂、局促不安的城市敬而远之了。

可蜗居于池州后，发现这里的布谷声竟也此起彼

伏。小城像我乡村老家一样，有山有河，树林蓊葱，四

季花开的公园几乎延伸至城市的五脏六腑。人工修

饰的山川河流，是城市居民不用远足就可饱览的壮丽

河山。无论是沐着曦光锻炼，还是披着晚霞散步，处

处都能听到惹人怜爱的百鸟鸣唱，布谷声也是此起彼

伏，那变化多端的四声一度，让我欣喜不已——新时

代的城市植被也蓬勃成了鸟的天堂，四季都是鸟语花

香。布谷一改平日里的孤冷，栖在路旁高枝上，待晨

练的人经过，它冷不丁来声“发棵发棵”，似热情地加

油，也仿佛提醒你关注它的存在。有时，它会把电线

当做五线谱，和成双成对的燕子站成美丽的音符，“布

谷布谷，啁啾啁啾”的合唱竟然那么合拍，春意在它们

的大合唱里肆意流淌。于是，“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

波绿皱”，在城市的山间湖畔像有谁泼墨挥毫一样，

“肥了芭蕉瘦了樱桃”，朗润的山川、蓝宝石样的天空，

人与鸟的日子都桃红柳绿起来。

有天下班回家，已是日薄西山，带着一天的疲惫

正在阳台处理家务，突然几声悠长嘹亮的“布谷、布

谷”从窗外传来。我的心似干涸已久的河湾突然迎来

滚滚春潮，情不自禁停下手头活儿，放眼窗外，希望与

布谷能有次不期而遇。可它们终究还是矜持地与人

保持距离，方才的声音仿佛就在窗外桂子的新叶间，

这时却似乎又在附近的山林里高亢响起。

我爱这山清水秀的池州城，就像热爱生我养我的

故乡一样。在这里，蓝缎子样的苍穹下，人与自然相

合，连人与鸟之间也不再设防。你看那一向神秘孤冷

的布谷，在这里也变得从容不迫，“布谷、布谷”，那阵

阵的鸣唱与在乡间一样高涨。

城市里的布谷声

■ 阮德胜

在皖南池州，李白踏过的足迹，一代

诗仙的吟唱，给小城留下独特的人文诗

情。李白不止一次到过池州，有“五游秋

浦，三上九华”之说；诗写池州，有四十余

首之多。

对当年的池州山水，李白用诗歌作

了深情的定格。千百年风霜流转，这片

山水现今如何？我们在池州大地上行

走，在诗意浪漫中见证。

李白好游，一个重要由头是好交友，

访友出游，游兴与友情齐发，诗情与酒兴

俱洒，来池州亦然。 咏唱“因君树桃李，

此地忽芳菲”、“竹实满秋浦，凤来何苦

饥”，是写给秋浦县尉柳园，赞美秋浦县

令崔钦，“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见

客但倾酒，为官不爱钱”，与青阳县令韦

权舆等交往唱和、有诗有酒，与“别后经

此地，为予谢兰荪”的民间诗友周刚、隐

士文人高霁也交情弥远。

有 史 实 可 考 ，李 白 到 池 州 并 创 作

大 量 诗 篇 ，集 中 于 天 宝 八 年 至 十 四 年

（749 年 —755 年），此 时 ，他 正 在“ 被 谗

去朝”的政治失意中徊徨，他的大唐则

被“ 安 史 之 乱 ”搅 成 一 团 糟 。 初 入 池

州，字里行间，处处可见“愁”字。他在

《秋 浦 歌 十 七 首》中 吟 道 ：“ 客 愁 不 可

渡，行上东大楼。”在《夜泊黄山闻殷十

四吴吟》中歌曰：“半酣更发江海声，客

愁 更 向 杯 中 失 。”在《秋 浦 清 溪 雪 夜 对

酒客有唱鹧鸪者》唱咏：“雪花酒上灭，

顿觉寒夜无。”

从长江而来，进入清溪河，泛舟平天

湖，登临齐山峰，游览上清溪，夜宿碧岩

村……南渡虾湖村，拾级黄山岭。然后，

溯洘溪，上九华，再游陵阳，最后从铜陵

五松山离去，无意间为后世走了一条旅

游金线。池州在他寄寓的意象之中，是

避世离俗的山水，是超妙入心的自然。

每每诵读其诗，青山之栖、碧水之浮，沁

人 心 腑 ，比 如“ 人 来 有 清 兴 ，及 此 有 相

思”“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回及玉

镜潭，澄明洗心魂”……时至今日，福荫

于李白诗作的池州山水，多了一层诗情

的灵秀。

在池州谈李白，不能不提《秋浦歌十

七首》，“秋浦”，既指当下行政区划的贵

池 地 界 ，也 指 池 州 人 的 母 亲 河“ 秋 浦

河”。李白见到的秋浦河，“秋浦锦驼鸟，

人 间 天 上 稀 ”“ 白 发 三 千 丈 ，缘 愁 似 个

长”……这条清澈的河流，乳汁般生生不

息地养育着两岸居民，向长江贡献着它

无言的滋养，因为李白的反复咏叹，被誉

为诗河。

李白还多次写到池州的清溪河。明

代嘉靖《池州府志》记载，此河“在城通远

门外。西南之源，一出洘溪，一出石岭，

与棠溪、峓川交于白洋，汇于江祖，注于

上清溪……东南之源，出太朴山，注于白

沙河，折于虾湖，绕于东塘湖。合三水之

下流至下清溪，以达于江。”至于太白先

生的诗云：“清溪非陇水，翻作断肠流”

“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夜到清溪

宿，主人碧岩里”……是指上清溪，还是

下清溪，诗中少注，但并不影响这条河在

诗中的况味。特别是城区内河的“下清

溪”，如今已成为池州人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诗仙笔下有名有姓的池州山水还有

十多处，有“秋浦千重岭，水车岭最奇”的

水车岭，“逻人横鸟道，江祖出鱼梁”的万

罗山，“桃波一步地，了了语声闻”的桃陂

山，“鱼龙动陂水，处处生波澜”的白笴

陂，“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没”的桃花

坞，“我宿黄山碧溪月，听之却罢松间琴”

的黄山岭，还有“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

南枝鹧鸪飞”的苦竹岭……更值一提的

是李白的《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二），“水

如一匹练，此地即平天。耐可乘明月，看

花上酒船。”其中的平天湖，无法核准或

已消失，但在池州主城区改造中，建设者

将城东曾经南宋岳飞练兵于此、南朝太

子萧统垂钓于此，水域面积达 11 平方公

里的白沙湖更名为“平天湖”，这是文化

的传承，也是诗境的再造。今天的平天

湖绿水映青山、烟波浩茫茫，是最美赏月

地之一。

李白寄情的绿水青山，成为今天池

州百姓的金山银山，诗人的清兴与相思

化作千古文脉，滋润这座城市，见证它以

“排头兵”的姿态与力度雄立于绿色中国

发展的新方阵！

李白发清兴，及此有相思

梦里乡村

■ 阿成

山，俊朗清秀

水，灵澈依人

粉的墙，黛的瓦，小桥流水，绿荫开合

光彩和沧桑，在楼台间纯粹地流淌

一条青石铺就的街道

逶迤一路烟火

晨光里，匆忙或闲散的脚步就开始喧腾

闹到檐下高挂的灯笼

点亮一巷不眠的灯火

一泓飘在旧时光里的倒影

流淌着青峰绿野、蓝天白云

翠鸟飞过新铺沥青的公路，

当年是鸟才能飞到的地方

云藏树抱，山环水绕，通达八方

自驾的心弯得柔美，直得坦荡

一所山中学校，像一座空中花园

一面红旗和朝阳一起冉冉升起

喧闹的读书孩子聚成一群快乐的野蜂

几双凭窗眺望的清澈眼睛

映上一抹飘荡的中国红

一场黄梅戏、傩戏或目连戏

被风俗浸泡的唱腔，老酒一样销魂

喝彩声掀翻了广场的夜幕，

卸下粉墨，昨日地里埋头割禾的夫妻

露出甜蜜温和的笑容

暖阳下的花甲老者

戴一副老花镜

歪头检视一册崭新的族谱

近百年的断裂散失被一一接续

泛光的皱纹漾开微笑和叹息

从幽暗的历史回响

一直读到盛世光阴故事

“皖军方阵”抒写新时代·池州篇

（本版稿件由池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提供）

祥云·古郡换新彩 陈志精、桂遂平、陆可、焦翔、彭宜平／作（套色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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